《中阿含經》卷35_NO.142-144經

《中阿含經》卷35
　

雨勢，歌羅，數，瞿默，象跡喻，聞德，何
苦，欲，欝瘦，阿攝惒

（一四二）
《中阿含》
〈梵志品〉《雨勢經》
第一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21-24 // Z 2B:2，p.438b9-12 // R129，p.875b9-12)：「一、《雨勢經》：未生怨遣雨勢大臣問佛跋耆國事，佛為說彼國行七不衰法，必當得勝。大臣去後，佛為比丘說七種七不衰及六慰勞法。」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
，p.1209，n.2：「本經敘說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欲攻打跋耆國，派遣大臣雨勢請教世尊。世尊告以跋耆國有七不衰法，令其知難而退，並集合諸比丘說七種不衰法與六種慰勞法。」

※《增支部》(A. 7. 20. Vassakāra ◎雨勢)、《長部》(D. 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 《大般涅槃經》)、《長阿含》第二經《遊行經》(大正1，11a)、西晉‧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大正1，160)、失譯‧《般泥洹經》(大正1，176)、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35(大正24，382)、《增一阿含》〈七日品〉第二經(大正2，738c)。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鷲巖山
中。

二、正宗分

(一)佛說跋耆國行七不衰法，若與摩竭陀國相戰，必能得勝

1、未生怨王玉伐跋耆國，遣大臣雨勢往問釋尊
◎爾時，摩竭陀
王未生怨鞞陀＊提子
，與跋耆
相憎，常在眷屬數作是說：「跋耆國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我當斷滅跋耆人種，破壞跋耆，令跋耆人(648b)遭無量厄。」

◎於是，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聞世尊遊王舍城，在鷲巖山中，便告大臣雨勢
曰：「我聞沙門瞿曇遊王舍城，在鷲巖山中。雨勢！汝往至沙門瞿曇所，汝持我名，問訊聖體安快無病、氣力如常耶？當作是語：『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問訊聖體安快無病、氣力如常耶？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與跋耆相憎，常在眷屬數作是說：「跋耆國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我當斷滅跋耆人種，破壞跋耆，令跋耆人遭無量厄。」沙門瞿曇當何所說？』雨勢！若沙門瞿曇有所說者，汝善受持。所以者何？如是之人終不妄說。」

2、雨勢問佛，釋尊說跋耆人奉行七不衰法則必勝

(1)總說
◎大臣雨勢受王教已，乘最好乘，與五百乘俱出王舍城，即便往詣鷲巖山中；登鷲巖山，下車步進，往詣佛所，便與世尊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問訊聖體安快無病、氣力如常耶？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與跋耆相憎，常在眷屬數作是說：『跋耆國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我當斷滅跋耆人種，破壞跋耆，令跋耆人遭無量厄。』沙門瞿曇當何所說？」
◎世尊聞已，告曰：「雨勢！我昔曾遊於跋耆國，彼國
有寺名遮惒邏
。

雨勢！爾時我為跋耆國人說七不衰法
，跋耆國人則能受行七不衰法。

雨勢！若跋耆國人行七不衰法而不犯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2)別明七不衰法
◎大臣雨勢白世尊曰：「沙門瞿曇略說此事，不廣分別，我等不能(648c)得解此義。願沙門瞿曇廣分別說，當令我等得知此義。」

◎世尊告曰：「雨勢！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說此義。」

大臣雨勢受教而聽。

A、數相集會，講議正事

是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

世尊迴顧問曰：「阿難！頗聞跋耆數數集會，多聚集耶？」

尊者
阿難 白
曰：「世尊！我聞跋耆數數集會，多聚集也。」

世尊即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數數集會、多聚集』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B、齊心合力，俱作眾事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共俱集會，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共俱集會，俱作跋耆事，共俱起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共俱集會，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C、未設者不妄加；已設者不改易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跋耆法善奉行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跋耆法善奉行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跋耆法善奉行』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D、不以勢力侵犯他女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E、敬奉供養上尊名德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

世尊復(649a)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有名德尊重者
，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F、修築塔寺，禮事不廢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所有舊寺
，跋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所有舊寺，跋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所有舊寺，跋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G、於阿羅漢敬樂奉養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悉共擁護諸阿羅訶，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訶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悉共擁護諸阿羅訶，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訶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悉共擁護諸阿羅訶，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訶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3)結
「雨勢！跋耆行此七不衰法。諸受持此七不衰法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3、雨勢受教，作禮還歸
◎於是，大臣雨勢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設彼跋耆成就一
不衰法者，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不能伏彼，況復具七不衰法耶？瞿曇！我國事多，請退還歸。」

◎世尊報曰：「欲去隨意。」

◎於是，大臣雨勢聞佛(649b)所說，則善受持，起繞世尊三匝而去。

(二)佛為眾說七種七不衰法及六慰法，能令法不衰，乃至得涅槃

1、集眾
◎大臣雨勢去後不久；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若有比丘依鷲巖山處處住者，宣令一切盡集講堂；一切集已，便來白我。」

尊者阿難即受佛教：「唯！然！世尊！」

◎是時，尊者阿難便行宣令：「若有比丘依鷲巖山處處住者，今令一切盡集講堂。」

一切集已，還詣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已宣令：『若有比丘依鷲巖山處處住者，悉令一切盡集講堂。』今皆已集，唯願世尊自知其時。」

2、說法

(1)七種七不衰法之義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詣講堂，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今為汝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A、第一種的「七不衰法」─七教：[1]集會誦經道～[7]護諸梵行者
佛言：「云何為七？

[1]若『比丘數數集會，多聚集』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2]若『比丘共齊集會，俱
作眾事，共俱起』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3]若『比丘未施設事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我所說戒善奉行』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4]若『比丘此未來有、愛喜欲共俱、愛樂彼彼
有起不隨』
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5]若『比丘，有長老上尊俱學梵行，比丘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6]若『比丘，有無事處，山林高巖，閑居靜處，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
坐，樂住不離』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7]若『比丘，悉共擁護諸梵行者，至重愛敬；常願未來諸梵行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結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649c)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B、第二種的「七不衰法」─七敬：[1]敬師～[7]敬定
於是，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

若[1]『比丘尊師，恭敬、極重供養、奉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2]法、[3]眾、[4]戒、[5]不放逸、[6]供給、[7]定，恭敬、極重供養、奉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C、第三種的「七不衰法」─七不行：[1]不營俗務～[7]未證最勝決不暫捨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
。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

若[1]『比丘不行於業，不樂於業，不習業』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2]『不行譁說，不樂譁說，不習譁說』者；

[3]『不行聚會，不樂聚會，不習聚會』者；

[4]『不行雜合，不樂雜合，不習雜合』者，

[5]『不行睡眠，不樂睡眠，不習睡眠』者，

[6]『不為利、不為譽、不為他人行梵行』者，

[7]『不為暫爾，不為德勝，於其中間捨方便，令德勝』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結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D、第四種的「七不衰法」─七財：[1]信財～[7]慧財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

若『比丘[1]成就信財；[2]戒財，[3]慚財，[4]愧財，[5]博
聞財，[6]施財；[7]成就慧財』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結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E、第五種的「七不衰法」─七力：[1]信力～[7]慧力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

若『比丘[1]成就信力；[2]精
進力，[3]慚力，[4]愧力，[5]念力，[6]定力；[7]成就慧力』者，比丘必勝，則法(650a)不衰。

結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F、第六種的「七不衰法」─七覺支：[1]念覺支～[7]捨覺支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1]修念覺支
，依捨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要；[2]擇
法，[3]精進，[4]喜，[5]息，[6]定；[7]修捨覺支，依捨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要
』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結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G、第七種的「七不衰法」─七滅諍法：[1]現前毘尼～[7]草覆地毘尼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

若『比丘[1]應與面前律與面前律；[2]應與憶律與憶律；[3]應與不癡律與不癡律；[4]應與自發露與自發露；[5]應與居與居；[6]應與展轉與展轉；[7]眾中起諍，當以如棄糞掃止諍法止之』
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結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2)六慰法─六和敬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今為汝等說六慰勞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六？

[1]以慈身業向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
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如是[2]慈口業、[3]慈意業。

[4]若有法利，如法得利；自所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
──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5]若有戒不缺、不穿、無穢、無黑，
如地不隨他，
聖所稱譽，具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
──是慰勞法，愛法、樂法，(650b)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6]若有見，是聖出要，明了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分，布施諸梵行
──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我向所言六慰勞法者，因此故說。」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雨勢
經》第一竟
(三千七字)
。

漢譯經論對照
[1]《長阿含經》卷2《遊行經》(大正1，11a7-12a16)：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是時，摩竭王阿闍世欲伐跋祇。王自念言：「彼雖勇健，人眾豪強。以我取彼。未足為有
。」

時，阿闍世王命婆羅門大臣禹舍而告之曰：「汝詣耆闍崛山，至世尊所，持我名字，禮世尊足，問訊世尊：『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又白世尊：『跋祇國人自恃勇健，民眾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若有教誡，汝善憶念，勿有遺漏，如所聞說。如來所言，終不虛妄。」
大臣禹舍受王教已，即乘寶車詣耆闍崛山，到所止處，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訊畢，一面坐，白世尊曰：「摩竭王阿闍世稽首佛足，敬問慇懃：『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又白世尊：『跋祇國人自恃勇健，民眾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
爾時，阿難在世尊後執扇扇佛。

[1]佛告阿難：「汝聞跋祇國人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不？」

答曰：「聞之。」

佛告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2]「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君臣和順、上下相敬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3]「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奉法曉忌、不違禮度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4]「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孝事父母、敬順師長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5]「阿難！汝聞跋祇國人恭於宗廟、致敬鬼神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6]「阿難！汝聞跋祇國人閨門真正潔淨無穢，至於戲笑，言不及邪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7]「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宗事沙門、敬持戒者，瞻視護養、未甞懈惓不？」

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時，大臣禹舍白佛言：「彼國人民若行一法，猶不可圖，況復具七！國事多故，今請辭還歸。」

佛言：「可！宜知是時。」

時，禹舍即從座起，遶佛三匝，揖讓而退。

其去未久，佛告阿難：「汝勅羅閱祇左右諸比丘盡集講堂。」
對曰：「唯！然！」

即詣羅閱祇城，集諸比丘，盡會講堂，白世尊曰：「諸比丘已集，唯聖知時。」

爾時，世尊即從座起，詣法講堂，就座而坐，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七不退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七不退法者，

一曰：數相集會，講論正義；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二曰：上下和同，敬順無違；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三曰：奉法曉忌，不違制度；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四曰：若有比丘力能護眾，多諸知識，宜敬事之；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五曰：念護心意，孝敬為首；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六曰：淨修梵行，不隨欲態；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七曰：先人後己，不貪名利；則長幼和順，法不可壞。」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

一者、樂於少事，不好多為；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二者、樂於靜默，不好多言。

三者、少於睡眠，無有昏昧。

四者、不為群黨，言無益事。

五者、不以無德而自稱譽。

六者、不與惡人而為伴黨。

七者、樂於山林閑靜獨處。

如是，比丘！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

一者、有信──信於如來、至真、正覺，十號具足。

二者、知慚──恥於己闕。

三者、知愧──羞為惡行。

四者、多聞──其所受持，上、中、下善，義味深奧，清淨無穢，梵行具足。

五者、精勤苦行──滅惡修善，勤習不捨。

六者、昔所學習，憶念不忘。

七者、修習智慧──知生滅法，趣賢聖要，盡諸苦本。

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

一者、敬佛；二者、敬法；三者、敬僧；

四者、敬戒；五者、敬定；六者、敬順父母；七者、敬不放逸。

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法
？

一者、觀身不淨；二者、觀食不淨；三者、不樂世間；四者、常念死想；

五者、起無常想；六者、無常苦想；七者、苦無我想。

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七？

一者、修念覺意，閑靜、無欲，出要、無為；二者、修法覺意；三者、修精進覺意；

四者、修喜覺意；五者、修猗覺意；六者、修定覺意；七者、修護覺意。

如是七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何謂為六？

一者、身常行慈，不害眾生。

二者、口宣仁慈，不演惡言。

三者、意念慈心，不懷壞
損。

四者、得淨利養，與眾共之，平等無二。

五者、持賢聖戒，無有闕漏，亦無垢穢，必定不動。

六者、見賢聖道，以盡苦際。

如是六法，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佛告比丘：「復有六不退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戒；五者、念施；六者、念天。修此六念，則法增長，無有損耗。」

[2]《佛般泥洹經》卷上(大正1，160b5-162b19)：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鷂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與越祇國不相得，欲往伐之；自與群臣共議：「越祇國富，人民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伐其國？」

國有賢公，公名雨舍；雨舍公者，逝心種也。公言：「唯命！」

王告雨舍公言：「佛去是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飡食如常不？』問佛禮竟，自持若意白佛言：『越祇國大輕易王，王欲往伐之，寧能得勝不？』」

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止車下，到佛所；見佛前，頭面著佛足。

佛與机使坐，問：「國丞相！從何所來？」

公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飡食如常不？』」

佛即問：「王及國人民寧安和不？穀糴平賤不？」

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豐熟。」

佛言：「公！行道人馬，皆平安不？」

公言：「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

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壞之。於佛意何如：可得勝不？」

佛言：「是越祇國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不持七法者，可勝。」

佛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國有急疾神舍，我止頓其中。越祇國中諸長老皆來語我言：『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我曹謹勅自守國。』？」

佛言：「我即告諸長老：『莫愁！莫恐！若曹持七法，阿闍世王來者，不能勝汝。』」

雨舍問佛：「七法者何等？」

時佛坐，阿難從後扇佛。

佛告阿難：「

[1]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不？」

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

佛言：「如是，彼為不衰。」

[2]「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

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

[3]「汝聞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不？」

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

[4]「汝聞越祇。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不？」

曰：「聞其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

[5]「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弟
師長，受誡教誨不？」

曰：「聞其孝於父母，遜弟師長，受誡教誨。」

[6]「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

曰：「聞[耳>其]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

[7]「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臥、醫藥不？」

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臥、醫藥。」

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

雨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七法！」

公曰：「國事多故，當還請辭。」

佛言：「可宜知時。」

即從坐起，禮佛而去。

去未久；佛呼阿難，勅之：「往至鷂山中，請諸比丘僧皆聚會，著講堂中。」

阿難即受教詔，至鷂山中，勅諸比丘僧：「佛請諸比丘。」

比丘悉來，皆為佛作禮。

佛即在前，至講堂中，設座已，皆坐。

佛告諸比丘：「若曹當持七戒法。何等為七？比丘！

[1]當數相聚會誦經──法可久。

[2]上下相承用坐起──法可久。

[3]坐起不得念家室妻子──法可久。

[4]在山阻間、若在深林樹下塚間，當自思惟五滅
──法可久。

[5]少年奉道，當先問長老比丘，敬畏承用，受教莫厭──法可久。

[6]心當奉法，敬畏經戒──法可久。

[7]持二百五十戒，具以得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者相承用，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病瘦當相瞻視。

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皆聽。」

比丘：「諾！受教。」

「比丘！

[1]不得貪臥，臥者不得思他事──法可久。

[2]樂守清淨，不樂有為──法可久。

[3]樂賢共坐，守忍辱行，慎無諍訟──法可久。

[4]不得責望人禮敬，為人說經不用作恩德──法可久。

[5]小得道頭角
，莫自憍恣──法可久。

[6]不思諸情欲，心不投餘行──如此者，法可久。

[7]不貪利養，常樂隱處，草蓐為牀。

比丘持是，法可久。」

「復有七法皆聽。」

諸比丘言：「受教。」

「[1]人有惠彼物餘人，不得有恨意──法可久。

[2]當知羞慚──法可久。

[3]不懈於經戒──法可久。

[4]坐起心不忘經法──法可久。

[5]坐起不相厭苦──法可久。

[6]坐起當明經法──法可久。

[7]學讀經，當諷誦，惟其深義。

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

[1]佛在世間，為比丘作師；比丘敬佛所說戒勅，持受戒法，不慢念師恩，持師戒法──法可久。

[2]不得下道，當隨佛法約束──法可久。

[3]敬比丘僧，受其教戒，得當承用無厭──法可久。

[4]當重持戒、能忍辱者──法可久。

[5]隨經戒心，無所貪愛，常念人命非常──法可久。

[6]晝日不得貪飯食，夜臥不得貪好牀──法可久。

[7]自勅
頓思惟，世間擾擾，所念莫懈；莫隨惡心，莫隨邪心，邪心來至，自戒莫隨，當端心；世間人為心所欺，比丘莫隨天下愚人心。

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

比丘僧言：「受教。」

「比丘！

[1]當重經，如愚人重珍寶；持經當父母，當用經生活。父母，活人一世耳；經，度人無數世，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

[2]不得貪食嗜味；食不得多，多者病人，少者復飢，趣可而已；不得味飯──法可久。

[3]當持身比土，日當憂死，不樂在生死中。生者多憂，憂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奴婢、知識、畜生、田宅；是曹憂者，皆愚癡憂耳。如人有罪，為吏所取，雖有宗親，不得前附。用是穢故，身當以比土，獨來獨去；當與身競──法可久。

[4]勤修精進，端身口意，行無過失，取道不難──法可久。

[5]懼降心意，不聽六情，抑婬怒癡，無有邪行──法可久。

[6]坐眾人中，不羞眾人，為人所敬；心淨端故
，不恐不畏，取道不邪。如人為人所讒，為吏所捕，吏雖執之，其人不恐，用無所犯故。清淨持戒，畏佛戒語，坐眾人中不恐，心淨故──法可久。

[7]敬慎，不自憍慢，從慧者受經戒，見癡者當教經戒。

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

比丘言：「受教。」

「比丘！

[1]常當念經，棄貪婬之態；常當念度世之道，自思惟身體──法可久。

[2]常持佛所說經，用著心中；既著心中，當端其心，棄惡心、受好心。如人衣多垢，以淳灰浣之再三，遍垢便去。念佛語，當持戒，去惡就善──法可久。

[3]當與心諍，不當隨心，心欲婬怒癡不得聽；常自戒於心，不得隨心。如人從軍，健　　者，眾人共將踧在軍前鋒，難得復還。意欲悔却，羞其後人。以受淨戒，但當端心正意，在眾人前，莫得在後，可先得道──法可久。

[4]當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淺，熟與初頭志，當日勝樂經，不厭苦、不擇食、不擇牀臥，以道自勸樂──法可久。

[5]當敬同學，當持同學作兄弟；當端外內：外者，身口過；內者，心過。當思惟是二事──法可久。

[6]坐自思惟：九孔惡露，無所不有，一孔主內，九孔皆出不淨；飢飽、寒熱，皆為苦極，身體難得宜適，皆不淨潔；內懷不淨，風寒熱見外。有不淨反
自覆鼻，見吐寒熱，心皆不喜；有臭者，亦不惡不喜，比丘當端心內外──法可久。

[7]視天下人，帝王亦死，貧富、貴賤無有離死者，同死生之道。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快樂，寤則不見。世間所有貧富、貴賤，如人夢耳。自思惟：世間，譬如人夢。

比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僧！

 [1]當有慈心於天下，有慈心於佛；人罵不得應、不得恨；持慈心向天下。如獄中有繫囚，常慈心相向。人處世間，亦當慈心轉相愍念。比丘執心，人罵無怒，將踧無喜，生有是心，可以無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譬如牸牛食芻草出乳，乳出酪，酪出酥，酥成醍醐。持心當如醍醐，奉佛戒──法可久。

[2]端舌，莫妄語，語莫傷人，意舌當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舌致刀杖，或致滅門。為道常當端舌──法可久。

[3]端心，莫念惡，莫思婬。有婬心者，不成阿羅漢道。夜臥婬欲態欲來者，當念女人惡露，婬意即解。恨怒心來，當念生在地上不久──法可久。

[4]若有將請比丘飲食，餘人不得念言：是比丘獨得，我不得；不得有是曹念。比丘病人，儻有義持醫藥來與之，餘人不得念言：獨視彼，不視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遺比丘，餘人不得念言：我獨不得，何以所行？乞匃得者，以在鉢中，不得言多少──心如是者，法可久。

[5]持戒法、慎戒法；不知者，當問知戒比丘；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莫得休息；展轉相承用。於衣中得虱，當有慈心向之──法可久。

[6]見死人言：此人既死，不知經道，舉家啼哭，及知識親屬不知此人獨如去；比丘以得道，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天下徑道眾多，王道最大；佛道亦爾，最上道也。如數十人各持弓箭，射埻中，有前中者，有後中者，射不休息，必復中埻；行佛經道如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不得有是恨。如人射不休息，會中埻；為比丘不止，會得道──法可久。

[7]坐起當相承；用佛經，當讀諷誦，思惟其義。除饉清信士、清信女。

如此七，法可久。

奉是七七四十九法，如天下水，小溪水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比丘當如水流入海，為道不止，會當得阿羅漢道。

佛從王舍國起，呼阿難：「去至巴隣[阿-可+聚]。」

阿難言：「諾。」

即從摩竭國，行未至巴隣[阿-可+聚]，中間有為羅致[阿-可+聚]。

佛至呼比丘僧：「皆聽。」

比丘：「諾！受教。」

佛言：「天下有四痛，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生死不止，無休息時。何等為四？生痛、老痛、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強力忍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佛故發是四痛以告人。雖有父母妻子，皆當別離，轉相憂思，啼哭不止。諸所惡見，日在目前；用是故，佛出經，當離是四痛，奉八戒，身亦可厭。

佛言：一者、受佛語。

二者、當遠離愛欲，就道，無所貪諍。

三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

四者、不得殺、盜、犯人婦女。

五者、不得嫉妬、瞋恚、愚癡。

六者、坐自思惟，四痛著意中。

七者、思念身體皆不淨。

八者、視生死身體皆當作土去。

佛亦念是四痛來，佛亦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來，佛亦出是八戒。當念佛經深義。諸比丘！有念於父母妻子、念世間生活者，不得度世道，樂世間，心不樂道。道從心起，心正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天；明經者可得作人；當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佛為天下正生死道，諸比丘當思惟之。」

[3]《般泥洹經》卷1(大正1，176a5-177b5)：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王舍鷂山，從大眾比丘，比丘千二百五十。

…

雨舍白言：「王與越祇有憾。眾臣之議，以彼自恃國富民眾、地沃野豐、多出珍寶，不首伏我，欲往伐之。願聞佛教。」

佛報大臣：「昔吾一時曾遊越祇正躁神舍，見其國人皆多謹勅。我時為說治國七法不危之道；其能行者，日當興盛，未之衰也。」

即叉手言：「願聞七法，蓋何施行？」

佛言：「諦聽。」

對曰：「受教。」

時賢者阿難住後扇佛。

[1]佛言阿難：「汝寧不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備自守？」

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備自守。」

佛言「如是，彼為不衰。」

[2]「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

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

[3]「汝聞越祇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

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

[4]「汝聞越祇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

對曰：「聞其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

[5]「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識教誨？」

對曰：「聞其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識教誨。」

[6]「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鬼神，敬順四時？」

對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鬼神，敬順四時。」

[7]「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供養衣食、臥床、疾藥？」

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供養衣食、臥床、疾藥。」

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

雨舍對曰：「使越祇人持一者，尚不可攻，何況有七！國事多故當還，請辭。」

佛言：「可置知是時。」

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是時佛勅賢者阿難：「請鷂山中諸倚行比丘令會講堂。」

即請悉會，稽首畢，一面坐。

佛告諸比丘：「聽我所言，善念行之。」

皆曰：「受教。」

佛言：「比丘有七教，則法不衰。何等七教？

一、當數會講誦經道，無有懈怠。

二、當和順，忠正相教，轉相承用。

三、當無取無願於他，唯樂山澤。

四、當絕望長幼先後，相事以禮。

五、當慈孝承事師長，受識教誨。

六、當奉法，敬畏經戒，以修梵行。

七、當遵道供養聖眾，開解童蒙；來學者受給施衣食臥床疾藥。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守，則法不衰，當善念行：

一、守清淨，不樂有為。

二、守無欲，不貪利養。

三、守忍辱，無所諍訟。

四、守空行，不入眾聚。

五、守法意，不起眾想。

六、守一心，坐禪定意。

七、守約損，衣食麁踈，草蓐為床。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敬，則法不衰，當善念行：

一、為敬佛，善心禮事，無他倚行。

二、為敬法，志在道意，無他倚行。

三、為敬眾，依受教令，無他倚行。

四、為敬學，事持戒者，無他倚行。

五、為敬聞，事講授者，無他倚行。

六、為敬淨無欲，無他倚行。

七、為敬定，事坐禪寂，無他倚行。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財，則法不衰，當善念行：

一、當有信，見正喜樂。

二、當有戒，慎護不犯。

三、當有慚，改過自悔。

四、當有愧，順所言行。

五、當多聞，諷誦無厭。

六、當智慧，深行微妙。

七、當法施，勿望禮貺。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覺意，則法不衰，當善念行：

一、志念覺，倚淨無淫，[寂>捨]分散意。

二、法解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

三、精進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

四、愛喜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

五、一向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

六、惟定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

七、行護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知，則法不衰，當善念行：

一、當知法──佛十二部經，諦受誦論。

二、當知議
──求諸法慧，博解其要。

三、當知時──可誦、可步、可禪、可臥，無失時宜。

四、當自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淺、熟與初始，志當曰
勝。

五、當知節──勿貪美妙，適身節食，無以自病。

六、當知眾──入比丘眾、梵志、聖人、君子及士民眾，分別知可敬、可住、可坐、可默、可語。

七、當知人──觀其所好，察其志能，隨意勸導，令知聖化。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惟，則法不衰，當善念行：

一、惟經道──當如人念父母，父母生子，思
極一世；惟法活人，無
數世，度人生死。

二、惟人生──無不有苦，憂念妻之
，家屬所有，死各離散，不知所墮；若身有罪，親不能解。知此非常，當念行道。

三、惟精進──端身口意，取道不難。

四、惟謙虛──無自憍大，承事明哲；矜誨未聞，愍傷教之。

五、惟降意──不馳六情，抑淫怒癡態，無有邪行。

六、惟軀中──但盛臭穢，風寒熱血，無可貪者。

七、惟自觀──形如糞土，日當念死；天地開闢，生民以來，無不死者；世間如夢，所見歡愛，不知為化，悟乃覺空，當知是幻，勿以[目>自]欺。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復有六重法，當善念行，可得久住：

一、為修身，以起慈心，依聖旬通；諸清淨者，行此重任，和一愛敬，施於同學，無取無諍，勉共守行行。

二、為修口善行，以起慈心。

三、為修意善行，以起慈心。

四、為所見法際，若得衣、食、應器、餘物，終不愛藏。

五、為持戒不犯，不以摸質，能用勸人。

六、為若從正見得出正要受道苦盡度知見了，行此重任，皆以聖旬，通清淨
，用和愛敬，施於同道，無取無諍，轉相建立，共守道行。

又復比丘！當為愍傷一切蠕動，至於蟣蝨，必加慈心。人之死亡，當為悲哀。彼得為人，如不聞道，家室啼哭，亦不知死，魂神所趣；唯得道者，能知之耳。

佛為是故，敷陳經法；經不可不學，道不可不行。

天下多道，王道為大；佛道如是，最為其上。

譬數十人，俱共射准，有前中者，有後中者；要射不止，必復中准。

又如天下眾流不息，皆歸于海。

比丘！如此，行道不止，會得解脫。如佛法教，轉相承用，諷詠佛語，常用時誨。

四輩弟子展轉相教，如是佛經可得久住。」

[4]《增壹阿含經》卷34〈七日品〉(第二經) (大正2，738a11-c19)：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摩竭國王阿闍世在群臣中而作是說：「此拔祇國極為熾盛，人民眾多。吾當攻伐，攝彼邦土。」

是時，阿闍世王告婆利迦婆羅門曰：「汝今往至世尊所，持吾姓名，往問訊世尊，禮敬承事云：『王阿闍世白世尊言：意欲攻伐拔祇國，為可爾不？』設如來有所說者，汝善思惟，來向吾說。所以然者，如來語終不有二。」

是時，婆羅門受王教勅；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是時，婆羅門白佛言：「王阿闍世禮敬世尊，承事問訊。」又復重白：「意欲往攻伐拔祇大國，先來問佛，為可爾不？」
爾時，彼婆羅門以衣覆頭脚，著象牙屐，腰帶利劍，不應說法。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若拔祇人民修七法者，終不為外寇所壞。

云何為七？

[1]若當拔祇國人民盡集一處而不散者，便不為他國所壞。是[調>謂]初法不為外寇所敗。

[2]復次，阿難！拔祇國人上下和順；拔祇人民不為外人所擒──是謂，阿難！
第二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3]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亦不婬他、著他女人色──是謂第三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4]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不從此間而傳至彼，亦復不從彼間傳來至此──是謂第四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5]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供養沙門、婆羅門，承事禮敬梵行人者──是謂第五之法，是時便不為外寇所獲
。

[6]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民不貪著他財寶者──是謂第六法不為外寇所壞。

[7]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民皆同一心，不向神寺，專精其意，便不為外寇所壞也──是謂第七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是謂，阿難！彼拔祇人修此七法者，終不為外人所壞。」

是時，梵志白佛言：「設當彼人成就一法，猶不可壞，何況七法，而可壞乎？止，止，世尊！國事猥多，欲還所止。」

爾時，梵志即從座起而去。

彼梵志不
遠，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七不退轉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

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云何為七不退轉之法。

[1]比丘！當知：若比丘共集一處，皆共和順，上下相奉，轉進於上，修諸善法而不退轉，亦不為魔所得便──是謂初法不退轉
。

[2]復次，眾僧和合順從其教，轉進於上而不退轉，不為魔王所壞──是謂第二之法不退轉也。

[3]復次，比丘！不著事務，不修世榮；轉進於上，不為魔天所得其便──是謂第三不退轉之法也。

[4]復次，比丘！不諷誦雜書；終日策役其情意，轉進於上，不為魔王得其便──是謂第四不退轉之法也。

[5]復次，比丘！勤修其法，除去睡眠，恒自警寤，轉進於上，不為弊魔而得其便──是謂第五不退轉之法。

[6]復次，比丘！不學算術，亦不使人習之；樂閑靜之處，修習其法，轉進於上，不為弊魔得其便也──是謂第六不退轉之法。

[7]復次，比丘！起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習於禪行，忍諸法教，轉進於上，不為魔所得其便──是謂七
不退轉法也。

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共和順者，便不為魔得其便也。」

爾時，世尊說此偈言：「除去於事業，又非思惟亂；設不行此者，亦不得三昧。能樂於法者，分別其法義；比丘樂此行，便致三昧定。

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成此七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5]《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35(大正24，382b29-384a27)：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

摩揭陀主未生怨王與佛栗氏國共相違逆。未生怨王於大眾中告諸人曰：「安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

王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禮佛足，為我問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白言：『大德未生怨王對諸眾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記，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
、正遍知者言無虛妄。」

是時行雨奉王教已，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掛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峰山；至世尊所，歡顏敬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陀主未生怨王頂禮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

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

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審世尊作何垂誨？」

佛告婆羅門：「我不多時在佛栗氏國，曾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眾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無損。」

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令得開解。」

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佛後立執扇招涼。

[1]佛告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不？」

「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

佛告婆羅門：「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無損。」(一了
)
[2]「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

答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二了)
[3]「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眾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絕，國之教令常樂奉行？」

答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三了)
[4]「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訓罰，是他妻妾乃至授花許為其婦，不共倉卒行非法事？」

答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四了)
[5]「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眾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

答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五了)
[6]「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眾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

廣說乃至「善法無損。」(六了)
[7]「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眾於阿羅漢敬心慇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來此，其已來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無有乏少？」

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了)
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眾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無有損失，善法隆盛。」

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眾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興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

婆羅門曰：「大德喬答摩！我有多緣，且欲辭去。」

佛言：「隨意。」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辭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可遍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在供侍堂中。」

時阿難陀即便遍告諸苾芻眾；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

佛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為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意。

云何為七？

[1]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評論法義；應知，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一了)
[2]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二了)
[3]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苦求，所應得者不令斷絕，所有正教常樂奉行；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三了)
[4]汝等苾芻！所有愛著、與貪俱生、喜願未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四了)
[5]汝等苾芻！若有苾芻久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耆年宿德大師所讚，為同梵行者之所識知，眾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說言教樂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五了)
[6]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居阿蘭若，受下臥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六了)
[7]汝等苾芻！若有苾芻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厭；於新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勿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無有虧損，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

云何為七？

[1]若諸苾芻於大師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一了)
如是應知：[2]於法，[3]於戒，[4]於教授事，[5]不放逸事，[6]於臥具事，[7]於修定事，生殷重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

云何為七？

若諸苾芻[1]不愛作業；[2]不愛言談；[3]不著睡眠；[4]不樂聚集及近惡友；[5]不貪名利，[6]參問他人，常修於定；[7]於增上證不生喜足，無退屈心，乃至證得真實諦來，無暫休息。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

若有苾芻[1]有淨信心；[2]有慚；[3]有愧；[4]具大精勤；[5]有念、[6]定、[7]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
[1]知法，[2]知義，[3]知時，[4]知量，[5]知自身，[6]知門徒，[7]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七了)
汝等苾芻！復有七法。云何為七？

若有苾芻[1]修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2]法、[3]勤、[4]喜、[5]安、[6]定、[7]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

汝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習。汝等一心慇懃守護，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

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當為說。云何為六？

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禮敬──灑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眾華，燒香供養；或復為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二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彰其實德，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繫念思惟，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暫停，況復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四者、諸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歡喜，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情無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穴、不雜、不垢、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無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常修習，慇懃守護，令諸苾芻眾得增長、善法無損。

時諸眾聞佛說已，皆悉歡喜信受奉行。

※七不衰法之七力
[1]《雜阿含.688經》卷26(大正2，187c27-188a5)：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力，何等為七？信力，精進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信力、精進力，慚力及愧力，正念、定、慧力，是說名七力。成就七力者，得盡諸有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雜阿含.689經》卷26(大正2，188a6-11)：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力，如上說。

差別者：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我當成就信力；如是精進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亦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3]《雜阿含.690經》卷26(大正2，188, a12-1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力，如上說。差別者：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信力、精進力，及說慚、愧力，念力、定、慧力，是名為七力。七力成就者，疾斷諸有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4]《雜阿含.691經》卷26(大正2，188, a19-b1)：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力，何等為七？信力，精進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

何等為信力？於如來所起信心，深入堅固，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同法所不能壞，是名信力。

何等為精進力？謂四正斷，如上廣說。

何等為慚力？謂恥惡不善法，如上說。

何等為愧力？於可愧事愧，愧起惡不善法，如上說。

何等為念力？謂四念處，如上說。

何等為定力？謂四禪，如上說。

何等為慧力？謂四聖諦，如上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依六和敬之法至涅槃
《增壹阿含經》卷30〈六重品〉(第六經) (大正2，713b28-c6)：

云何修六法至於涅槃？所謂六思念法。
云何為六？所謂：

[1]身行慈無瑕穢；
[2]口行慈無瑕穢；
[3]意行慈無瑕穢；
[4]若得利養之具，能與人等共分之而無悋想；
[5]奉持禁戒無瑕疵，智者所貴，如是之戒能具足；

[6]諸有邪見、正見、賢聖出要，能得盡苦本，如是諸見皆悉分明。
是謂六法得至涅槃。
汝今比丘！當求方便，行此六法。
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印順導師著作
※跋耆
《以佛法研究佛法》，p.61-62：

毘舍離一帶，大半是跋耆族，經中常稱為跋耆人間。如毘舍離城，或即稱之為跋耆國毘舍離（僧祇律卷一）。跋耆，或譯作金剛。如向阿難說偈的跋耆子比丘，《中阿含‧侍者經》（卷八），即作金剛子。比丘厭苦自殺，律中作毘舍離的跋求摩河邊；《雜阿含》（卷二九）八○九經，即作「金剛聚落跋求摩河側」。「金剛」，Vajji或Vajra，都就是跋耆的對譯。在毘舍離與波旬的中間，有負彌城，釋尊曾在此說四大教法。巴利《大般涅槃經》中與此相當的，為Bhoganagara。此負彌城，乃梵文Bhūmi之義譯。《中阿含‧地動經》（卷九），作「金剛國城名曰地」；《雜阿含》一三三一經的「金剛地」，也是vajjibhūmi的對譯。這可見負彌城也是跋耆族了。波旬國，經中說他是末羅族，但在七百結集的事件中，說波夷那比丘也就是跋耆比丘。阿那律等三人，在這裡修行，被讚歎為「跋耆國得大利」（《增一阿含經》卷一六）。依《西域記》卷七說：毘舍離的東北，有「弗栗恃」國，「東西長南北狹」，即在恆河北岸與尼泊爾東南的地方。此弗栗恃，即是跋耆梵文Vr!ji的對音，古來也有譯為佛栗氏（《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雜事》卷三五）的。這可見跋耆族分布的廣闊了。跋耆族的區域，在恆河以北，雪山以南，離車，末羅，拘利，釋迦族，都不過是他的一支。

（一四三）
《中阿含＊》
〈梵志品〉《傷歌邏
經》
第二(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24-959a2 // Z 2B:2，p.438b12-14 // R129，p. 875b12-14)：「二、《傷歌羅經》：摩納言齊
行有無量福迹，道行唯一福迹；阿難三問而屈服之，佛為說三輪示現法，摩納歸信。」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3，n.7：「本經敘說世尊向傷歌邏解說如意足示現、占念示現、教訓示現三示現。其中尤以教訓示現為最上、最妙、最勝。」

※《增支部》 (A. 3.60. Saṅgārava ◎傷歌邏)。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二、正宗分

(一)學道乃行無量福迹，非唯一福迹

1、傷歌邏執齋行有無量福迹，道行唯一福迹
爾時，傷歌邏＊
摩納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摩納！若有疑者，恣汝所問。」

傷歌邏＊摩納即便問曰：「瞿曇！梵志如法行乞財物，或自作齋、或教作齋。

瞿曇！若自作齋、教作齋者，彼一切行無量福跡
，以因齋故。

沙門瞿曇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自調御，自息止，自滅訖。如是沙門瞿曇弟子隨族行一福跡＊，不行無量福跡＊，因學道故。
」

2、阿難以「齋行、道行之優劣」難，令其理屈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

於是，尊者阿難問曰：「摩納！此二
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語曰：「阿難！沙門瞿(650c)曇及阿難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難復語曰：「摩納！我不問汝恭敬、尊重、奉祠誰；我但問汝：『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尊者阿難至再三問曰：「摩納！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亦再三語曰：「阿難！沙門瞿曇及阿難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難復語曰：「摩納！我不問汝恭敬、尊重、奉祠誰；我但問汝：『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3、佛明以法自證化他，展轉相教，為行無量福跡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傷歌邏＊摩納為阿難所屈，我寧可救彼。」

◎世尊知已，告曰：「摩納！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何事，以何事故共集會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如此事：『何因何緣，昔沙門瞿曇施設少戒，然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緣，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然諸比丘少得道耶？』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此事，以此事故共集會耳。」

◎爾時，世尊告曰：「摩納！我今問汝，隨所解答。

於意云何？

⊙若使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為他說：『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他
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

⊙於摩納(651a)意云何：我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一福跡、＊不行無量福跡＊，因學道故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如我解沙門瞿曇所說義，彼沙門瞿曇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無量福跡，不行一福跡，因學道故。」

(二)依「三示現」更顯前義
世尊復告傷歌邏＊曰：「有三示現：如意足示現、占念示現、教訓示現。

1、舉三示現

(1)如意足示現
摩納！云何如意足示現？

有一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行無量如意足之
功德，謂：分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不礙石壁，猶如行空；沒地如水，覆水如地；
結加
趺坐，上昇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

摩納！是謂如意足示現。

(2)占念示現
摩納！云何占念示現？

有一沙門梵志，

以他相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

不以他相占他意者，但以聞天聲及非人聲而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

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者，但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
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

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以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亦不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占他意者，但以見他入無覺無觀定
，見已，作是念：『如此賢者不(651b)念不思』，如意所願。彼賢者從此定寤
；如是念：『彼從此定寤＊』，即如是如是念。

彼亦占過去、亦占未來、亦占現在，久所作、久所說；亦占安靜處、住安靜處；亦占至心、心所有法。

摩納！是謂占念示現。

(3)教訓示現
摩納！云何教訓示現？

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為他說：『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

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

摩納！是謂教訓示現。

2、教訓示現於中為最
「此三示現，何者示現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若有『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
至梵天』者，瞿曇！此自作自有，自受其報。瞿曇！於諸示現，此示現大法。

瞿曇！若有『沙門、梵志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者，瞿曇！此亦自作自有，(651c)自受其報。瞿曇！於諸示現，此亦示現大法。

瞿曇！若有『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者，瞿曇！於三示現，此示現最上、最妙、最勝。」

3、佛具三示現故堪稱勝

(1)傷歌邏於三示現稱歎釋尊

世尊復問傷歌邏＊曰：「於三示現，稱歎何示現？」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於三示現，我稱說沙門瞿曇。

所以者何？

沙門瞿曇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

沙門瞿曇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

沙門瞿曇示現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沙門瞿曇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

瞿曇！是故於三示現，我稱歎沙門瞿曇。」

(2)佛印可其說
於是，世尊告曰：「摩納！汝善達此
論。

所以者何？

我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

摩納！我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

摩納！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我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

摩納！是故汝善達此論。

汝當
如是善受、善持
。所以者何？此所說義，應當如(652a)是。」

(三)傷歌邏信受歸依
於是，傷歌邏＊摩納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
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傷歌邏摩納、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設>說]，歡喜奉行。

《傷歌邏＊經》第二竟
(二千二百五十二字)
。

漢譯經論對照
一、初時少制戒而多有所證；後時多制戒而少有所證
[1]《雜阿含.906經》卷32(大正2，226b25-227a1)：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晡時從禪覺，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時多有比丘心樂習學？今多為聲聞制戒，而諸比丘少樂習學？」

佛言：「如是，迦葉！命濁，煩惱濁，劫濁，眾生濁，見濁，眾生善法退減故，大師為諸聲聞多制禁戒，少樂習學。

迦葉！譬如劫欲壞時，真寶未滅，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偽寶出已，真寶則沒。

如是，迦葉！如來正法欲滅之時，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間已，正法則滅。

譬如大海中船，載多珍寶，則頓沈沒，如來正法則不如是，漸漸消滅。如來正法，不為地界所壞，不為水、火、風界所壞，乃至惡眾生出世，樂行諸惡，欲行諸惡，成就諸惡；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以相似法句、味熾然，如來正法於此則沒。

迦葉！有五因緣，能令如來正法沈沒。何等為五？

若比丘[1]於大師所，不敬、不重、不下意供養；於大師所不敬、不重、不下意供養已，然復依倚而住；[2]若法，[3]若學，[4]若隨順教，[5]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不敬、不重、不下意供養，而依止住。

是名，迦葉！五因緣故，如來正法於此沈沒。

迦葉！有五因緣，令如來法律，不沒、不忘、不退。何等為五？

若比丘[1]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2]若法，[3]若學，[4]若隨順教，[5]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迦葉！是名五因緣，如來法律，不沒、不忘、不退。

是故，迦葉！當如是學：於大師所當修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若法，若學，若隨順教，若諸梵行大師所讚歎者，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

佛說是經已，尊者摩訶迦葉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2]《別譯雜阿含.121經》卷6(大正2，419b14-c24)：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西園林中毘舍佉講堂。

彼大迦葉於日沒時從禪定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初始制戒之時極為尠少，修行者多？今日何故制戒轉增，履行者少？」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眾生命濁、結使濁、眾生濁、劫濁、見濁，眾生轉惡，正法亦末，是故如來為諸弟子多制禁戒，少有比丘能順佛語、受持禁戒；諸眾生等，漸漸退沒。譬如金寶漸漸損減，乃至相似金出；如來正法亦復如是，漸漸損減，像法乃出。像法出故，正法滅沒。迦葉！當知：譬如海中所有船舫，多載眾寶，船必沈沒；如來教法亦復如是，以漸滅沒。

如來正法不因地沒，亦非水火風之所壞。若我法中生於惡欲行、惡威儀、成就眾惡，法言非法、非法言法，非是毘尼說言毘尼，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如斯之事出於世者，皆由像法句味相似，令佛正法漸漸滅沒。

迦葉！當知：有五因緣能令法滅，一切咸共忘失章句，善法退轉。何等為五？

[1]不恭敬佛、不尊重佛、不供養佛、不能至心歸命於佛，然復依止佛法而住。

[2]不敬法、不尊重法、不供養法、於正法中不能至心，然依法住。

[3]不恭敬戒、不尊重戒、不供養戒、不能至心持所受戒，然依戒住。

[4]不恭敬教授、不尊重教授、不供養教授、不能至心向教授者，以不恭敬尊重供養亦不至心向教授故，然復依此教授而住。

[5]於同梵行佛所讚者不恭敬、不尊重、不供養、不能至心禮拜問訊，然猶依彼而得安住。

迦葉！以此上來五因緣故，能令正法漸漸滅沒、衰退、忘失。

迦葉！復有五因緣故，能令正法久住於世，不沒、不退、不忘不失。何等為五？

[1]恭敬世尊、尊重於佛、供養於佛，常能至心歸依於佛；[2]於法、[3]於戒、及以[4]教授、[5]同梵行者，亦應供養、恭敬、尊重、至心向之。以此五種善因緣故，能使正法久住於世，不沒、不退、不忘不失。以是義故，應當恭敬佛、法、教授、同梵行者。」

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3]《中阿含.194經》卷51〈大品〉《跋陀和利經》(大正1，749a8-23)：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昔日少施設戒、多有比丘遵奉持者？何因何緣，世尊！今日多施設戒、少有比丘遵奉持者？」

世尊答曰：「跋陀和利！若比丘眾不得利者，眾便無憙好法；若眾得利者，眾便生憙好法。生喜好法已，世尊欲斷此憙好法故，便為弟子施設於戒。如是稱譽廣大，上尊王所識知，大有福、多學問。

跋陀和利！若眾不多聞者，眾便不生憙好法；若眾多聞者，眾便生憙好法。眾生憙好法已，世尊欲斷此憙好法故，便為弟子施設戒。

跋陀和利！不以斷現世漏故，為弟子施設戒；我以斷後世漏故，為弟子施設戒。跋陀和利！是故我為弟子斷漏故施設戒，至受
我教。」

二、「三種神變」
[1]《集異門足論》卷6(大正26，389b17-390a14)：

三示導者：一、神變示導；二、記心示導；三、教誡示導。

神變示導者，

云何神變、云何示導，而說神變示導耶？

答：◎神變者，謂諸神變，現神變、已神變、當神變。謂諸所有變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顯、或隱；若知、若見，各別領受；牆壁、山巖、崖岸等障身過無礙；如是廣說，乃至梵世，身自在轉──是名神變。

◎示導者，謂有苾芻雖於多種神變境界各別領受，若不令他知見，但名神變自在，不名示導。若有苾芻能於多種神變境界各別領受，亦能令他知見，名神變自在，亦名示導。

※是故所說神變示導，要能令他見‧等見、了‧等了、調伏、隨順，乃名神變，亦名示導。由此說名神變示導。

記心示導者，

云何記心、云何示導，而說記心示導耶？

答：◎記心者，如世尊說：「苾芻！當知：

⊙謂有一類，或由占相、或由言說，隨記他心──彼意如此，彼意如是，彼意轉變。

或隨記過去、或隨記未來、或隨記現在；或隨記久所作、或隨記久所說；或隨記少，謂隨記心；或隨記多，謂隨記心所法。諸所隨記一切如實、非不如實。

⊙或有一類不由占相、不由言說隨記他心，然由天神、或由非人，聞彼聲故隨記他心──彼意如此，彼意如是，彼意轉變，廣說如前。

⊙或有一類不由天神、不由非人聞彼聲故隨記他心，然由內心知他有情心所尋伺，隨記他心──彼意如此，彼意如是，彼意轉變，廣說如前。

⊙復有一類不由內心知他有情心所尋伺隨記他心，然由現見他有情住無尋無伺三摩地，見已念言：『如是具壽無尋無伺意行微妙，如是具壽從此定出，當起如此如此尋伺。』諸所隨記一切如實、非不如實。『如是具壽從此定出，當起如是如是尋伺。』諸所隨記一切如實、非不如實。是名記心。

◎示導者，謂有苾芻雖由占相、或由言說隨記他心，廣說乃至如是具壽從此定出當起如是如是尋伺，諸所隨記一切如實、非不如實，若不令他知見，但名記心自在，不名示導。若有苾芻或由占相、或由言說隨記他心，廣說乃至如是具壽從此定出當起如是如是尋伺，諸所隨記一切如實、非不如實，亦能令他知見，名記心自在，亦名示導。

※是故所說記心示導，要能令他見‧等見、了‧等了、調伏、隨順，乃名記心，亦名示導。由此說名記心示導。

教誡示導者，

云何教誡、云何示導，而說教誡示導耶？

答：◎教誡者，如世尊說：「苾芻！當知：

謂有苾芻為他宣說：『此是苦聖諦應遍知，此是苦集聖諦應永斷，此是苦滅聖諦應作證，此是趣苦滅道聖諦應修習。』是名教誡。

◎示導者，謂有苾芻雖能為他宣說：『此是苦聖諦應遍知』，乃至『此是趣苦滅道聖諦應修習』；若他聞已，不起諦順忍、不得現觀邊世俗智，但名教誡自在，不名示導。若有苾芻能為他宣說：『此是苦聖諦應遍知』，乃至『此是趣苦滅道聖諦應修習』；亦能令他聞已起諦順忍、得現觀邊世俗智，名教誡自在，亦名示導。

※是故所說教誡示導，要能令他見‧等見、了‧等了、調伏、隨順，乃名教誡，亦名示導。由此說名教誡示導。

[2]《大毘婆沙論》卷103(大正27，531b23-c2)：

◎若為示現神境智通，變一為多、變多為一；乃至梵世，神力自在。令多有情深心信伏、引入正法，故名示導。

◎若為示現他心智通，記說彼心思念差別，如所記說皆實非虛。令多有情深心信伏、引入正法，故名示導。

◎若為示現漏盡智通，隨其所宜教誡教授，速令見諦，遠塵離垢，於諸法中生淨法眼，展轉乃至諸漏永盡。令多有情深心信伏、引入正法，故名示導。

[3]《大毘婆沙論》卷103(大正27，532a16-25)：

此契經中佛為居士子說三種示導：一、神變示導；二、記心示導；三、教誡示導。

問：何故名示導？

答：「示」謂示現，「導」謂導引。現希有事，引入正法，故名「示導」。

如守門者立「示導」名。謂守門者示現內事、導引外人；示現外事、導引內人。

◎示現內事、導引外人者，謂彼侯
王若不澡浴寢食觀寶，即便引現。

◎示現外事、導引內人者，謂彼伺外貢獻珍奇殊方信物，引內人受。

如是示現佛正法中微妙功德，方便導引所化有情令其趣入，故名「示導」。

[4]《瑜伽師地論》卷27(大正30，435c9-17)：

復有諸相圓滿教授，其事云何？謂由三種神變教授。

三神變者：一、神境神變；二、記說神變；三、教誡神變。

◎由神境神變，能現種種神通境界，令他於己生極尊重；由彼於己生尊重故，於屬耳聽瑜伽，作意極生恭敬。

◎由記說神變，能尋求他心行差別。

◎由教誡神變，如根、如行、如所悟入，為說正法，於所修行能正教誡。

故三神變能攝諸相圓滿教授。

[5]《瑜伽師地論》卷37(大正30，496b19-23)：

諸佛菩薩略有三種神變威力：一者、神境神變所攝；二者、記說神變所攝；三者、教誡神變所攝。當知此三如其所應攝入三種神通威力，謂：神境智通威力，心差別智通威力，漏盡智通威力。

[6]《瑜伽師地論》卷89(大正30，801a26-b1)：

復次，諸佛世尊、佛聖弟子由三種相能正教授諸弟子眾。何等為三？一、引導教授；二、隨其所應，於所緣境安處教授；三、令所化得自義教授。如是教授，如其次第，當知即是三種神變。

[7]《俱舍論》卷27(大正29，143c7-21)：

論曰：三示導
者：一、神變示導；二、記心示導；三、教誡示導。如其次第，以六通中，第一、四、六為其自性。

◎唯此三種引所化生令初發心最為勝故，或此能引憎背正法及處中者令發心故，能示、能導，得「示導」名。

◎又唯此三令於佛法如次歸伏、信受、修行，得示導名；餘三不爾。

◎於二
示導，教誡最尊，唯此定由通所成故，定能引他利樂果故。謂前二導，呪術亦能，不但由通，故非決定。

如有呪術名健馱梨，持此便能騰空自在；復有呪術名伊剎尼，持此便能知他心念；教誡示導，除漏盡通，餘不能為，故是決定。

又前二導，有但令他暫時迴心，非引勝果；教誡示導，亦定令他引當利益及安樂果，以能如實方便說故。

※由是教誡最勝，非餘。

印順導師著作
[1]《佛法概論》，p.229-231：

釋尊初期的弟子，都有過人生的深切警覺與痛悔。動機的純正與真切，沒有什麼戒條，也能自然的合律。等到佛法風行，動機不純的出家者多起來，佛這才因事制戒。但在外人看起來，似乎制戒一多，僧品反而卑雜了。《中含‧傷歌邏經》即這樣說：「何因何緣，昔沙門瞿曇施設少戒，然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緣，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然諸比丘少得道耶」？依釋尊以法攝僧的意義說，需要激發為法的真誠；依僧團律制的陶冶，也能使學者逐漸的入律。所以說：「我正法律，漸作漸學，漸盡漸教。……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施設禁戒」（中含‧瞻波經）。就是發心純正的出家者，有時也會煩惱衝動起來，不能節制自己而犯了戒。這對於佛法的修習，是極大的障礙，這需要給以戒律的限制；已經犯戒的，即責令懺悔，使他回復清淨。經中常說：「有罪當懺悔，懺悔即清淨」。因為一度的煩惱衝動，鑄成大錯，即印下深刻的創痕，成為進修德行的大障礙，不能得定，不能發慧。如引發定慧，必是邪定，惡慧。佛法的懺悔制，於大眾前坦白的披露自己的過失，接受僧團規定的處罰。經過一番真誠的痛切懺悔，即回復清淨。如瓶中有毒，先要倒去毒物，洗滌乾淨，才可以安放珍味。如布帛不淨，先要以灰皂等洗淨，然後可以染色。所以惟有如法的懺悔，才能持律清淨，才能使動機不純的逐漸合律。懺悔與持戒，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戒律的軌則，不在乎個人，在乎大眾；不在乎不犯──事實上每不能不犯，在乎犯者能懺悔清淨。學者應追蹤古聖的精神，坦白的發露罪惡，不敢覆藏，不敢再作，使自己的身心清淨，承受無上的法味。

[2]《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92-293：

三增上學與「學處」（戒）的關係，如《雜阿含經》卷二九（大正二‧二一二下）說：

「尊者跋耆子……白佛言：世尊！佛說過二（應作「一」）百五十戒，令族姓子隨次半月來，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我不堪能隨學而學。佛告跋耆子：汝堪能隨時學三學不？跋耆子白佛言：堪能」
。

    當時，制立的學處（戒），已超過了一百五十戒。跋耆子（Vṛjiputra）覺得太煩瑣，自己學不了。佛說：那末簡要些，能學三種學──戒嗎？在這一經文中，發見學處的過於法律化，形式化，為某些學者所不滿。如大迦葉（Mahākāśyapa）問：「何因何緣，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時多有比丘心樂習學？今多為聲聞制戒，而諸比丘少樂習學」
？制戒（學處）少，比丘修學而證入的多；現在制戒多了，修習證入的反而少。這一事實，與跋耆子的意見是相通的。佛說的「戒」，應重視啟發人的樂於修習，而不能只依賴規制來約束。學與學處而被譯為「戒」的，流散而眾多，所以歸納為三學。

（一四四）
《中阿含＊》
〈梵志品〉《算數目揵連經》
第三(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9a2-5 // Z 2B:2，p.438b14-17 // R129，p.875b14-17)：「三、《算數目犍連經》：此梵志以堂及算法為喻問佛法中次第，佛為分別說之；次問何緣有得究竟、有不得究竟，佛為說問路喻。」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33，n.3：「本經敘說算數目揵連梵志以鹿子母堂及算數為喻，請教世尊佛法中次第，佛為分別說之。復問何因緣有得究竟、不得究竟者，佛為說問路之喻。」

※《中部》(M.107. Gaṇakamoggallānasuttaṃ 算數家目揵連經)、西晉‧法炬譯《佛說數經》(大正1，875)。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

二、正宗分

(一)明正法律中修道次第

1、算數梵志目揵連以眾事問佛法之次第
爾時，算數梵志目揵連
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
。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目揵連！恣汝所問，莫自疑難。」

算數目揵連則便問曰：「

瞿曇！此鹿子母堂漸次第作，轉後成訖。瞿曇！此鹿子母堂椷
梯，初昇一隥
，後二、三、四。瞿曇！如是此鹿子母堂漸次第上。

瞿曇！此御象者，亦漸次第調御成訖，謂因鈎故。

瞿曇！此御馬者，亦漸次第調御成訖，謂因鞙
故。

瞿曇！此剎利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謂因捉弓箭故。

瞿曇！此諸梵志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謂因學經書故。

瞿曇！我等學算數，以算數存命，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若有弟子，或男、或女，始教一一數，二、二、三、三、十、百、千、萬，次第至上。瞿曇！如是我等學算數，以算數存命，漸次第至成
訖。

沙門瞿曇！此法、律中，云何漸次第作至成就訖？」

2、釋尊為說佛法之次第
世尊告曰：「目揵連！若有正說漸次第作，乃至成
訖。目揵連！我法、律中謂正說。

所以者何？目揵連！我於此法、律漸次第作至成就訖。

(1)四種清淨

目揵連！若年少比丘初來(652b)學道，始入法、律者，如來先教：『比丘！汝來！身護命清淨，口、意護命清淨。』

(2)修四念住［復除不正之念］
◎目揵連！若『比丘身護命清淨，口、意護命清淨』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

◎目揵連！若『比丘觀內身如身，至觀覺、心、法如法』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觀內身如身，莫念欲相應念；至觀覺、心、法如法；莫念
非法相應念。』

(3)守護諸根
目揵連！若『比丘觀內身如身，不念欲相應念；至觀覺
、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應念』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守護諸根，常
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
──趣向彼故，守護眼根。
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4)正念正知
目揵連！若『比丘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念>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
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
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
語默，皆正知之。』

(5)獨住遠離；斷除五蓋；成就四禪
目揵連！若『比丘正知出入，善觀
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652c)衣鉢，行住坐臥、[眼>眠]寤＊語默，皆正知』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
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住
在塚
間。汝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
，結加
趺坐，
正身正願，
及
念不向，
斷除貪伺
，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莫起貪伺──欲令我得；汝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調
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汝於疑惑淨除其心。汝斷此五蓋──心穢、慧羸
，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目揵連！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目揵連！如來為諸年少比丘多有所益，謂訓誨教訶。

(6)漏盡解脫
目揵連！若有比丘、長老、上尊、舊學梵行，如來復上教，謂究竟訖一切漏盡。」

(二)顯能依正法律修道者方得究竟涅槃；反之則否

1、佛弟子非一向得究竟涅槃
◎算數目揵連即復問曰：「沙門瞿曇！一切弟子如是訓誨、如是教訶，盡得究竟智必涅槃耶？」

◎世尊答曰：「目揵連！不一向得。或有得者、或不
得者。」

2、佛以問路喻明佛弟子有得、不得涅槃之理

(1)算數目揵連問
算數目揵連復更問曰：「瞿曇！此中何因何緣，有涅槃、有涅槃道，沙門瞿曇現在導
師，或有比丘如是訓誨、如是教訶，得究竟涅槃
、或復不得耶？」

(2)佛答

A、舉問路之喻
◎世尊告曰：「目揵連！我還問汝，隨所解答。目揵連！於意云何：汝知王舍城處，暗
彼道耶？
」

算數目揵連答曰：「唯！然！我知王舍城處，亦諳＊彼道。」

◎世尊問曰：「目揵連！

⊙不依教奉行者則無所見知
若有人來欲見彼王，至王舍城，其人問汝：『我欲見王，至王舍城。算數目揵連知王舍城處，暗＊彼道徑，可示語我耶？』

汝告彼人曰：『從此東行至(653a)彼某村，從某村去當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
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

彼人聞汝語，受汝教已，從此東行，須臾不久，便捨
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也。

⊙依教奉行者則盡見盡知

復有人來欲見彼王，至王舍城，其人問汝：『我欲見王，至王舍城。算數目揵連知王舍城處，諳＊彼道徑，可示語我耶？』

汝告彼人曰：『從此東行至彼
某村，從某村去當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彼人聞汝語，受汝教已，即從此東行至彼某村，從某村去得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

◎「目揵連！此中何因何緣，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汝現在導師，

⊙彼第一人隨受汝教，於後不久，捨平正道，從惡道(653b)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耶？

⊙彼第二人隨受汝教，從平正道展轉得至於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見、盡知耶？」

◎算數目揵連答曰：「瞿曇！我都無事。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我現在導＊師，

⊙彼第一人不隨我教，捨平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耳
。

⊙彼第二人隨順我教，從平正道展轉得至於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俠＊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見、盡知耳＊。」

B、依喻明理
世尊告曰：「如是，目揵連！我亦無事。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為導＊師，為諸比丘如是訓誨、如是教訶，得究竟涅槃、或有不得。目揵連！但各自隨比丘所行，爾時世尊便記彼行，謂究竟漏盡耳。」

(三)算數目揵連明理而信受，說諸喻讚佛，自歸依三寶
◎算數目揵連白曰：「瞿曇！我已知。瞿曇！我已解。

⊙瞿曇！猶如良地有娑羅林，彼中有守娑羅林人，明健
不懈。諸娑羅根，以時鋤掘，平高填下，糞沃溉灌，不失其時。若其邊有穢惡草生
，盡拔棄之；若有橫曲
不調直者，盡[利-禾+名]
治之；若有極好中直樹者，便權養護
，隨時鋤掘，糞沃溉灌，不失其時。如是良地娑羅樹林轉茂盛好。

⊙瞿曇！如是有人諛
諂、欺誑、極不庶幾
，無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心狂，諸根掉
亂，持戒寬緩，不廣修沙門。
瞿曇！如是之人不能共事。所以者何？瞿曇！如是人者，穢污梵行。

瞿曇！若復有人不有諛＊諂、亦不欺誑、庶幾，有信、精進不懈、有念、有定、亦有智慧，極恭敬戒，廣修沙門。瞿曇！如是之人，能共事也。所以者何？瞿曇！如是人者，清淨梵行。

◎[1]瞿曇！猶諸根香，沈香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彼沈香者，於諸根香為最上故。

[2]瞿曇！猶諸娑羅樹香
，赤栴
檀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赤栴＊檀者，於諸(653c)娑羅樹香為最上故。

[3]瞿曇！猶諸水華，青蓮華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青蓮華者，於諸水華為最上故。

[3]瞿曇！猶諸陸華，修摩那花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修摩那花者，於諸陸花為最上故。

[4]瞿曇！猶如世中諸有論士，沙門瞿曇為最第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論士能伏一切外道異學故。

◎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
歸，乃至命盡。」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算數目揵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算數目揵連經》第三竟
(二千三百五十四字)
。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七千六百一十三字)
(第三念誦)
。

漢譯經論對照
[1]西晉‧釋法炬譯《佛說數經》卷1(大正1，875a11-876b19)：

聞如是：

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東園中鹿講堂。

彼時數婆羅門中食後行彷徉，而行至世尊所；到已，共世尊而相慰勞，而相慰勞已，却坐一面。

彼數婆羅門却坐一面已，白世尊曰：「此瞿曇！我欲有所問，聽我所問？」

「聽汝問。婆羅門！隨意所樂。」

「此，瞿曇！此鹿講堂次第作次第成。

瞿曇！此鹿講堂初上減梯，如是二、三、四，瞿曇！如是此鹿講堂次第得上。

瞿曇！此御象者次第教授、次第學，謂手執鈎。

瞿曇！此乘馬者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已羈靽。

此，瞿曇！謂剎利種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執弓箭。

瞿曇！此婆羅門。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學詩章。

瞿曇！我等學數，數以存命。若數弟子，謂有小兒，被初一二數之，二三二三，若十、若百、若增多。如是，瞿曇！我等學數，數以存命，次第教授、次第學，謂學數。

沙門瞿曇於此法律以何教授、何所學而可知？」

「汝數目犍連！若作是說，為等說不？次第教授、次第學。行戒教學。此目犍連！若作是說為次第說不？於我法律。何以故？此目犍連！於我法律次第有教授，次第行戒、次第學。

此目犍連！謂彼為比丘初學不久，至此法律，亦未從如來教語之。此比丘身行等淨其行，口、意等淨其行。

此，目犍連！若比丘身行等淨其行，口、意等淨其行；彼如來無上御之：此比丘當內身身相觀行止，至痛、意，法法相觀行止。

此，目犍連！謂比丘內身身相觀行止，至痛、意，法法相觀行止；彼如來無上御之：此比丘當守護根門，自護其意，護意念俱，自行精進。彼眼見色，當莫受想、莫受他想，謂增上因緣故，護眼根，無耻貪憂慼意，不在惡不善法，彼在中學，護於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根，身意知法，莫受想、莫受他想，謂增上因緣故，是意根，無耻貪憂慼意，不善法不在意住，彼在中學，自護意根。

此，目犍連！若比丘具足諸根門，自護其意，意無染，護意，意與念俱，等行精進。彼眼見色，亦不受想；不受他想，謂增上緣故，具足眼根，無耻貪憂慼意，不在惡不善法。彼在中學，自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亦不受想，至彼在中學，自護意根。彼如來無上御之：此比丘過、已過，當為等行，觀、已觀屈申，持僧伽梨衣鉢，若行、若住、若坐、若眠、若覺、若說、若默，當為等行。

此，目犍連！若比丘，過、已過，至行於等行，彼如來無上御之：此比丘知牀臥已而受之，若在靜處；若在樹下、空靜處、山間、窟中，露坐草蓐，林間、塚間；彼若在靜處，依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正身意願，意最在前，除貪嫉意，無瞋恚住，莫於他財發於貪──謂他物令我有；淨除貪意，如是瞋恚、懈怠、睡眠、調戲羞耻；除疑貪，離邪、離疑、離諸猶豫法，淨於疑意。彼棄五蓋意著結智慧羸，於婬解脫，至住四禪。如是，目犍連！比丘於婬解脫，至住四禪。

如是，目犍連！如來為初學比丘多有所益，謂教學、教行。

謂目犍連！彼諸比丘，上尊諸王所識，無懈怠住，行於梵行，如來無上御之：謂至竟盡有漏盡。」

「一切沙門瞿曇弟子，如是教授、如是教學，至竟盡近涅槃？」

「此，目犍連！非一向，或一不或一向。」

「此，瞿曇！有何因有何緣，言有涅槃求涅槃道，沙門瞿曇住能教授；或一比丘，如是教授、如是教學，至竟盡至竟向涅槃，或一不如是？」

「是故，目犍連！我還問汝，隨汝所樂而還報之。於目犍連意云何：善知退羅閱祇道路不？」

「唯！瞿曇！我善知退羅閱祇道路。」

「若有人來欲至羅閱祇到王所，到汝所，而作是言：『目犍連婆羅門善知數羅閱祇行道路。我欲到羅閱祇至王所而問道路。』汝當作是言：『汝當以此道正而去；正去已，趣彼村；趣彼村已，至彼處；是故汝次第當至羅閱祇。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林快樂，地快樂，池快樂，河水流冷，安隱快樂。當知此、當見此。』

彼當受汝教，等受其教；受教已，以彼道直至；彼直至彼已，反取邪道，背而行；彼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亦不知、彼亦不見。

若有人來，有王事，欲至羅閱祇，而到汝所，當作是言：『目犍連婆羅門善知數羅閱祇道路。我欲至羅閱祇，我今問汝道。汝當作是言：『汝以此道直而往至；直往已，至彼村；至彼村已，至彼處；彼次第到羅閱祇。謂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知、彼見。

此，目犍連！何因何緣，有彼羅閱祇，有羅閱祇道路，汝住教授，

彼初人得教授，亦不受教授，而取邪道背而去，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亦不知、彼亦不見？

彼二人如教授，受其教，取其道，次第到羅閱祇，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便知彼便見？」

「此，瞿曇！我當如何？有彼羅閱祇，有羅閱祇道路，我住教授，

彼初來人，如所教不受教，取邪道反而往，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亦不知、彼亦不見。

彼二人，如教授，受其教，取其道，次第到羅閱祇，謂於羅閱祇，園地快樂至安隱快樂，彼當知、彼當見。」

「如是，目犍連！我亦當如何？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住教授，

或一比丘，如是教授、如是教令，至竟盡近涅槃。

或一不如此。

此，目犍連！謂彼比丘於中受教，於世尊眾中受教、授所記，謂至竟盡有漏盡。」

已過，瞿曇！已過，瞿曇！

猶若，瞿曇！極好地有娑羅林樹，彼守娑羅林者勤修無懈，彼自以力俱彼娑羅樹根，以時穿毀視之，以糞投中，以水溉之，若有不滿以土滿之，若邊有草拔已棄之，若邊有蔓草弊惡曲戾不直此所防盡拔已棄之，謂彼棄新生，極長彼初生，隨時水治，以糞投中，以水溉之。如是，瞿曇！好地娑羅樹林於後時極大轉增。

如是，瞿曇！謂彼人諛諂為幻，不信、懈怠、亂志、不定、惡智、意亂、根不定、戒行不勤、不極分別沙門行。沙門瞿曇！不共彼宿，不共如此人住。何以故？瞿曇！如是彼人為壞梵行者。

[曇瞿>瞿曇]！謂彼人無有諛諂，亦無有邪意，信行、精進、意常住、應於定、智慧、順敬戒學、多分別沙門行。沙門瞿曇！為無所著，共如此人宿止。何以故？瞿曇！如此人者於梵行者為應法清淨。

猶若，瞿曇！諸有根香，迦羅為最上。何以故？瞿曇！彼迦羅諸根香首。

猶若，瞿曇！諸有娑羅香，赤栴檀是彼之首。何以故？瞿曇！諸娑羅香，赤栴檀為首故。

猶若，瞿曇！諸水中華，青憂鉢為首。何以故？瞿曇！諸水華，憂鉢為首故。

猶若，瞿曇！諸陸地華，須牟尼婆利師為首。何以故？瞿曇！諸陸地華，婆利師為首故。

猶若，瞿曇！諸世之論，沙門瞿曇論為最。何以故？沙門瞿曇論能攝一切異學故。

是故，唯！世尊！我今自歸法及比丘僧，唯！世尊！我今持優婆塞，從今日始盡命離殺生，今自歸。」

佛如是說。

常數目犍連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而樂。

[2]《大毘婆沙論》卷33(大正27，173b13-18)：

又契經說：「有一梵志，名數目連，來詣佛所，請問佛曰：『喬答摩尊教授教誡諸苾芻等，彼受教已，皆能證得最極究竟涅槃界不？』世尊告曰：『此事不定。一類能證，一類不能。』」此亦於斷說究竟聲。涅槃即是斷究竟故。

印順導師著作
一、戒學──「戒成就」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86-287：

《中》、《長》、《增一》集成的時代，對於修學的歷程，主要是三學──「戒」、「定」

（或作「心」）、「慧」的進修次第。經中對於戒學，有三類不同的說明。我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曾加以列舉
，現在更作進一層的說明。戒學的三類是：一、「戒成就」：如《中部》（五三）《有學經》；（一０七）《算數家目揵連經》；（一二五）《調御地經》。所說「戒成就」的內容，是：「善護波羅提木叉律儀，軌則圓滿，所行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
。《中阿含經》沒有《有學經》；而《調御地經》與《算數目揵連經》，與「戒成就」相當的，是：「當護身及命清淨，當護口意及命清淨」
。

二、修道次第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38-740：

修道次第的條貫：…

第三類是主要的，如
：


這一類的修證次第，雖有小小出入，主要是戒定慧的進修次第。戒學中，有三說不同：具足戒法，是離十不善業，離一切不如法的生活。這就是《長部》（一）《梵網經》所說的小戒、中戒、大戒。這樣的戒法，是通於在家的。如《中阿含經》（六三）《鞞陵婆耆經》所說。四種清淨，是身清淨、語清淨、意清淨、命清淨。身語意清淨，就是離十不善業。命清淨，是離一切不如法的生活。所以這二說，是一樣的。戒成就，是出家人在僧伽中所遵行的戒法，內容是：「安住具戒，善護別解脫律儀，軌則圓滿，所行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這一類的次第，一致說依四禪而得漏盡。或但說「心離諸漏而得解脫」。或說三明，或說六通，漏盡明與漏盡通，與上心得解脫一樣。這就是「明解脫」的另一說明。這一次第中，或加入「四念住」，或前或後。依四禪，得三明，傳說為釋尊當時修道入證的修證事實
。

二、定學──第四禪的特勝

[1]《空之探究》，p.13-14：

佛教所說的種種定法，多數是依觀想成就而得名的。其中，最原始最根本的定法，應該是四種禪，理由是：

一、佛是依第四禪而成正覺的，也是從第四禪出而後入涅槃的；在家時出外觀耕，也有在樹下入禪的傳說。

二、依經文的解說，在所有各種道品中，正定是四禪
；定覺支是四禪
；定根是四禪；
定力也是四禪
。

三、四禪是心的安定，與身──生理的呼吸等密切相關。在禪的修習中，以心力達成身心的安定，也以身息來助成內心的安定、寂靜。次第進修，達到最融和最寂靜的境地。禪的修學，以「離五欲及（五蓋等）惡不善法」為前提，與煩惱的解脫（空）相應，不是世俗那樣，以修精鍊氣為目的。從修行的過程來說，初禪語言滅而輕安（passaddhi），二禪尋伺滅而輕安，三禪喜滅而輕安，四禪（樂滅）入出息滅而輕安
，達到世間法中，身心輕安，最寂靜的境地。四禪有禪支（jhānaṅga）功德，不是其他定法所能及的。

四、在戒、定、慧的修行解脫次第中，如《中部》（三八）《愛盡大經》，（三九）《馬邑大經》，（五一）《迦尼達拉經》，（五三）《有學經》，（七六）《薩尼達迦經》，（一一二）《六淨經》，（一二五）《調御地經》；《中阿含經》（六五）《烏鳥喻經》，（八０）《迦絺那經》，（一四四）《算數目揵連經》。這些經一致的說：「得四禪」而後漏盡解脫。
或說具三明，或說得六通，主要是盡漏的明慧。

依此四點，在解脫道中，四禪是佛說定法的根本，這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2]《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77：

現證解脫是要如實智慧的，然在當時形成的修道次第，都是依戒而修禪定，得四禪，然後說「具三明」，或說「具六通」，或說「漏盡解脫」
。傳說釋尊的成正等覺，也是先得四禪，然後發三明的。至於怎樣的如實觀，引發現證（阿毘三昧耶），在這次第中，並沒有明顯的說到。似乎得了四禪，心清淨，就可以現證解脫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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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阿【聖】。(大正1，648d，n.14)


� 惒＝和【聖】。(大正1，648d，n.15)


� 《中阿含經》卷35(大正1，648a24-650b8)。


� 〔中阿含〕－【明】。(大正1，648d，n.16)


� ～A. VII. 20. Vassakāra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No. 1(2)No. 125(40.2)]。(大正1，648d，n.17)


� 按：本講義凡註明《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三)》，皆引自《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中阿含經(三)》，高雄，佛光出版社，1984年11月初版，1993年5月初版二刷。


� [>鷲巖山]～Gijjhakūṭa pabbata.。(大正1，648d，n.18)


� 陀＝他【聖】＊。(大正1，648d，n.19)


� 未生怨鞞陀提子～Ajātasattu Vedehiputta.。(大正1，648d，n.20)


� (1)[>跋耆]～Vajjī.。(大正1，648d，n.21)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11，n.6：跋耆(Vajjī)(巴)，又做跋祇、跋闍，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亦為住於中印度北部之種族名。


� (1) [>雨勢]～Vassakāra.。(大正1，648d，n.22)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11，n.7：雨勢(Vassakāra)(巴)，又作雨舍、禹舍，摩竭陀國首相，婆羅門種姓。


� 〔國〕－【聖】。(大正1，648d，n.23)


� [>遮惒邏]～Sārandada.，惒＝和【聖】，邏＝羅【宋】【元】【明】【聖】。(大正1，648d，n.24)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13，n.2：「七不衰法」，巴利本作 satta-adhikaraṇa-pamathā(七滅諍)。


� 〔阿難執拂侍…尊者〕二十八字－【聖】。(大正1，648d，n.25)


� 白＝句【聖】。(大正1，648d，n.26)


� 《中阿含.22經》卷5《成就戒經》(大正1，450b5-c11)言長老比丘具五法者［修習禁戒、廣學多聞、得四增上心、修行智慧、漏盡解脫］則為諸梵行者愛重；若無比五法，則唯以老耄受人愛敬。


� 〔者〕－【元】【明】【聖】。(大正1，649d，n.1)


� (1)《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15，n.2：「寺」，巴利本作 cetiya，音譯為支提、制多，意譯為塔、塔廟。


(2)另可參見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章 第一節 第二項  舍利‧馱都‧塔‧支提〉(p.49-52)。


� 一＝七【明】。(大正1，649d，n.2)


� 俱＝具【聖】。(大正1，649d，n.3)


� 〔彼〕－【聖】。(大正1，649d，n.4)


� (1)此三即「集聖諦」，乃「後有愛」、「喜貪俱行愛」、「彼彼喜樂愛」之異譯。


後 有 愛�
喜  貪  俱  行  愛�
彼  彼  喜  樂  愛�
�
希求後有�
於已得境界，喜著俱行愛�
於未得境界，希求和合俱行愛�
�
可參見：《瑜伽師地論》卷27(大正30，434c13-15)，卷27(大正30，435b12-19)，卷67(大正30，673a1-28)，卷86(大正30，782a5-27)，卷87(大正30，788c27-29)等。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17，n.5：「若比丘此未來有愛喜……不隨者」，巴利本作 yāvakīvañ ca……bhikkhū uppannāya taṇhāya ponobhavikāya na vasaṃ gacchanti 其意為：如果諸比丘不被〔會〕生起後有之渴愛所支配之間。《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35(大正24，383b)作：「汝等苾芻所有愛著與貪俱生喜願未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


� 宴＝燕【聖】。(大正1，649d，n.5)


� 此可對照：《雜阿含.905經》卷32(大正2，226c13-29)明有五因緣，令如來法律不退沒──佛弟子於[1]大師所、[2]法、[3]學、[4]隨順教、[5]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養，依止而住。


� 時＝持【聖】。(大正1，649d，n.6)


� 〔博〕－【聖】。(大正1，649d，n.7)


� 〔精〕－【宋】【元】【明】【聖】。(大正1，649d，n.8)


� 支＝枝【聖】＊。(大正1，650d，n.1)


� 擇＝釋【聖】。(大正1，650d，n.2)


� 要＋(法)【宋】【元】【明】。(大正1，650d，n.3)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1，n.5：「應與面前律……以如棄糞掃」，參閱《中阿含》第196經《周那經》(大正1，754a) 作：「有七止諍：一者應與面前止諍律，二者應與憶止諍律，三者應與不癡止諍律，四者應與自發露止諍律，五者應與君止諍律，六者應與展轉止諍律，七者應與如棄糞掃止諍律。」《周那經》之巴利本相對經(M. vol. 2, p. 247)作：應與現前毘奈耶，應與憶念毘奈耶，應與不癡毘奈耶，令作自言、多數決、求彼罪，如以草掩覆〔糞〕。


� 〔得〕－【聖】。(大正1，650d，n.4)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1，n.7：「若有法利，……梵行」，巴利本(D. vol. 2, p. 80)作：凡是持法之諸比丘，依法所得之利乃至鉢所含之量，亦如諸所得，〔分配給〕諸持戒者、諸同梵行者，而成為〔與他們〕無差別受用者、共同受用者。


� 《大智度論》卷22(大正25，226a1-22)：


◎無諸瑕隙（agarhitāni），名為「清淨戒」。


◎云何名「不缺戒」？五眾戒（pañcaśīla）中除四重戒；犯諸餘重者是名「缺」（khaṇḍa）；犯餘罪（āpatti）是為「破」（chidra）。


復次，身罪（kāyikāpatti）名「缺」；口罪（vācikāpatti）名「破」。


復次，大罪名「缺」；小罪名「破」。


◎善心（kuśalcitta）迴向涅槃，不令結使（saṃyojana）、種種惡學觀得入，是名「不穿」（aśabala）。


為涅槃、為世間，向二處，是名為「雜」（kalmāṣa）。


◎隨戒不隨外緣（bāhyapratyaya），如自在人無所繫屬，持是淨戒，不為愛結所拘，是為「自在戒」。


◎於戒不生愛（rāga）、慢（māna）等諸結使，知戒實相（bhūtalakṣaṇa），亦不取是戒（śīlanimittā ninodgṛhṇāti）。若取是戒，譬如人在囹圄，桎梏所拘，雖得蒙赦，而復為金鎖所繫。人為恩愛煩惱所繫，如在牢獄；雖得出家，愛著禁戒，如著金鎖。行者若知戒是無漏因緣（anāsravahetupratyaya）而不生著，是則解脫，無所繫縛，是名「不著戒」。


◎諸佛、菩薩、辟支佛及聲聞所讚戒，若行是戒，用是戒，是名「智所讚戒」。外道戒（tīrthikaśīla）者，牛戒（gośīla）、鹿戒（mṛgaśīla）、狗戒（kukkuraśīla），羅剎鬼戒（rākṣasaśīla），啞戒（mūśkaśīla）、聾戒（badhiraśīla），如是等戒，智所不讚，唐苦無善報。


復次，「智所讚」者，於三種戒中，無漏戒（anāsravaśīla）不破不壞，依此戒得實智慧，是「聖所讚戒」。無漏戒有三種：如佛說正語、正業、正命。是三業義，如八聖道中說，是中應廣說。」


� (1)《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3，n.1：「如地不隨他」，巴利本作 bhujissāni(自由者)。


     按：覺音著、葉均譯《清淨道論》（底本頁碼p.222）：「他們的戒，因脫離了愛等的支配而成自由的狀態，故為『自在』。」


(2)《中阿含.128經》卷30〈大品〉《優婆塞經》(大正1，617a5-7)［～A. V. 179. Gihī.］：「復次，舍梨子！白衣聖弟子自念尸賴(sīla)，此尸賴不缺、不穿、無穢、無濁，住如地不虛妄，聖所稱譽。」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3，n.2：「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巴利本作 tathārūpesu sīlesu sīla-sāmañña-gatā viharissanti sabrahmacārīhi āvi c'eva raho ca(若於如此諸戒，與諸同梵行者或明或暗中同樣平等持〔此〕戒而住。)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3，n.3：「若有見是聖出要，……布施諸梵行」，巴利本(D. vol. 2, p. 80)作：yā' yaṃ diṭṭhi ariyā niyyānikā niyyāti takkarassa sammā-dukkhakkhayāya tathārūpāya diṭṭhiyā 


diṭṭhi-sāmañña-gatā viharissanti sabrahmacārāhi āvī c'evā raho ca(若有見是聖出要，導其行者至真正的苦盡，若能於如此見，與諸同梵行者，或明或暗中，同樣具有此見而住。)


� 勢＝舍【宋】。(大正1，650d，n.6)


� 〔雨勢…竟〕六字－【明】。(大正1，650d，n.5)


� 〔三千七字〕－【宋】【元】【明】【聖】。(大正1，650d，n.7)


� [4]遊行經～D. 10. 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


� [11]有＝難【宋】【元】【明】。


� [22]〔法〕－【宋】【元】【明】。


� 此七想的詳細解說，可參照：


(1)《集異門足論》卷16(大正26，432c17-433a1)：「六順明分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厭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


(2)《大毘婆沙論》卷166-167(大正27，836c23-845a12)：「十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死想，不淨想，厭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斷想，離想，滅想。


(3)《大智度論》卷23(大正25，229a7-232c15)：「十想」：無常想，苦想，無我想，食不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不淨想，斷想，離欲想，盡想。


� [4]壞＝增【宋】【元】【明】。


� [11]弟＝悌【宋】＊【元】＊【明】＊。


� [1]滅＝戒【宋】【元】【明】。


� 《漢語大詞典‧12》，p.300a：「頭角」：猶「頭緒」，「端緒」。


� [5]勅＝整【宋】【元】【明】。


� [8]故＝正【宋】【元】【明】。


� [10]反＝及【宋】【元】【明】。


� [13]議＝義【宋】【元】【明】。


� [14]曰＝日【宋】【元】【明】。


� [2]思＝恩【明】。


� [3]（至）＋無【元】【明】。


� [4]之＝子【明】。


� [9]淨＋（慧）【元】【明】。


� ～A. VII. 20. Vassakāra.，[No. 1(2), 26(142)]。(大正2，738d，n.9)


� [21]〔阿難〕－【宋】【元】【明】。


� [24]獲＝壞【宋】【元】【明】。


� [25]（去）＋不【宋】【元】【明】。


� [28]轉＋（也）【宋】【元】【明】。


� [38]（第）＋七【宋】【元】【明】。


� [14]應＋（供）【宋】【元】【明】【宮】。


� [19]〔了〕－【明】，以下夾註中，「了」字明本總無。


� [1]cf. A. VII. 3-5. Bala.


� [3]cf. A. VII. 3-5. Bala.


� 《中阿含經》卷35(大正1，650b9-652a6)。


� 〔中阿含〕－【明】。(大正1，650d，n.8)


� 邏＝羅【宋】【元】【明】【聖】＊。(大正1，650d，n.10)


� ～A. III. 60. Saṅgārava.。(大正1，650d，n.9)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50d，n.11)


� 按：「齊」字應改作「齋」。


� [>傷歌邏]～Saṅgārava.。(大正1，650d，n.12)


� 跡＝迹【聖】＊。(大正1，650d，n.13)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5，n.2：「或自作齋，……以因齋故」，巴利本作(A. vol. 1, p. 168)作：我們自行祭祀，也令他人行祭祀。然而，尊者瞿曇！若自祭祀或令人祭祀，他們都是行非一身(多數人)的福道，如此是祭祀行為。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5，n.3：「隨族行一福跡，……因學道故」，巴利本作 Evaṃ 


assāyaṃ ekasārīrikaṃ puññapaṭipadaṃ patipanno hoti yadidaṃ pabbajjādhikaraṇan ti.(如是，行此一身之福道，如此是出家作為。)


� 二＝一【元】。(大正1，650d，n.14)


� 他＝彼【宋】＊【元】＊【明】＊。(大正1，650d，n.15)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7，n.2：「三示現」，巴利本作 tīṇi pāṭihāriyāni(三神通)。「如意足示現」，巴利本作 iddhipāṭihāriya(神變神通)。「占念示現」，巴利本作ādesanāpāṭihāriya(記心神通)。「教訓示現」，巴利本作anusāsanīpāṭihāriya(教誡神通)。


� 之＝心【宋】。(大正1，651d，n.1)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7，n.5：「沒地如水，履水如地」，巴利本作 paṭhaviyā pi ummujja-nimujjaṃ karoti seyyathā udake, udake pi abhijjamāno gacchati seyyathāpi paṭhaviyaṃ(在地浮沈猶如在水，在水上行而不沈猶如在地上。)


� 加＝跏【宋】【元】【明】【聖】。(大正1，651d，n.2)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7，n.7：「無量占不少占，……無有虛設」，巴利本作 So bahuñ ce pi ādisati tath' eva taṃ hoti no aññathā. 其意為：他雖指點出(漢譯為占)很多，卻如實而無異。(按：下文相當此句者，皆同此。)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9，n.1：「但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巴利本作 api kho vitakkayato vicārayato vitakkavipphārasaddaṃ sutvā ādisati 其意為：卻是聞由伺察者、尋思者〔所發的〕伺尋之聲而指點出。


按：Atthasālinī（《法集論註》p.115, P.T.S,1976）：…as the sound arisen for one who reflects when he hears the words which, through diffusion of initial application of mind,are mutterad in sleep or in swoon.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9，n.2：「無覺無觀定」，巴利本作 avitakkaavicāra-samādhi ，其意為：無伺無尋之定。尋，粗轉思量；伺，細轉計度──皆為心所法之一。


� 寤＝覺【宋】【元】【明】【聖】＊。(大正1，651d，n.3)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29，n.4：「但以見他入……如是如是念」，巴利本作(A. vol. 1, p. 171)作：api ca kho avitakkaṃ avicāraṃ samādhiṃ samāpannassa citasā ceto paricca pajānāti, yathā imassa bhoto manosaṅkhāre paṇihitā imassa cittassa anantarā amun nāma vitakkaṃ vitakkissatīti 其意為：但入無伺無尋之定，而以心覺察〔他人之〕心而知：此尊者如此志向，此心無間斷地如此伺察。


� 真＋(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盡[盡＞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更受有，知如真。)百十九字【聖】。(大正1，651d，n.4) 


� 《漢語大詞典‧1》，p.636a：「及身」：親身受到。


� 〔此〕－【聖】。(大正1，651d，n.5)


� 當＝常【宋】。(大正1，651d，n.6)


� 持＝受【宋】【元】【明】。(大正1，651d，n.7)


� 唯＝惟【宋】【元】【明】。(大正1，652d，n.1)


� 〔傷歌…竟〕七字－【明】。(大正1，652d，n.2)


� 〔二千…字〕八字－【宋】【元】【明】【聖】。(大正1，652d，n.3)


� ～S. 16. 13. Saddhammapaṭirūpaka.，[No. 100(121)]。(大正2，226d，n.10)


� ～M. 65. Bhaddāli sutta.。(大正1，749d，n.7)


� [4]受＝愛【宋】【元】【明】。


� [1]侯＝候【宮】。


� [7]Prātihārya.。


� [8]二＝三【宋】【元】【明】【宮】【石】。


� [原書註.18]《增支部》「三集」(南傳17，p.378)。 


� [原書註.19]《雜阿含經》卷32(大正2，226b-c)。《相應部》「迦葉相應」(南傳13，p.327)


� 《中阿含經》卷35(大正1，652a7-653c14)。


� 〔中阿含〕－【明】。(大正1，652d，n.4)


� ～M. 107. Gaṇakamoggallāna sutta，[No. 70]。(大正1，652d，n.5)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52d，n.6)


� [>算數梵志目揵連]～Gaṇaka-Moggallāna [>brāhmaṇo]。(大正1，652d，n.7)


� [>瞿曇]～Gotama.。(大正1，652d，n.8)


� (1)椷＝隥【元】【明】，＝減【聖】。(大正1，652d，n.9)


(2)《漢語大詞典‧4》，p.1164a：「椷」[ㄐㄧㄢ]：[1]泛指杯、篋等容器。


� (1)隥＝橙【宋】【聖】。(大正1，652d，n.10) 


(2)《漢語大詞典‧11》，p.1113a：「隥」[ㄉㄥˋ]：[1]階梯，石級。《說文‧阜部》：「隥，仰也。」


� (1)鞙＝衒【宋】，＝銜【聖】。(大正1，652d，n.11)


(2)《漢語大字典‧7》，p.4336b：「鞙」[ㄐㄩㄢ]：[1]大車上懸縛軛的皮帶。《說文‧革部》：「鞙，大車縛軛靼。」


� 第至成＝至成就【宋】【元】【明】，〔第〕－【聖】。(大正1，652d，n.12)


� 成＋(就)【元】【明】。(大正1，652d，n.13)


� 以下，可參見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38-739。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33，n.11：「比丘！汝來身護命清淨，口、意護命清淨」，此即清淨身、口、意三業之謂。巴利本(M. vol. 3, p. 2)作：善來，比丘！你應為有戒者！應安住於守護別解脫律儀、正行、行處具足，於微量之罪有怖畏之見，於學處你應受持，應學習！


� 念＝令【聖】。(大正1，652d，n.14)


� 覺＝學【聖】。(大正1，652d，n.15)


� 常＝應【元】【明】。(大正1，652d，n.16)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35，n.5：「貪伺」(abhijjhā)(巴)；「憂慼」(domanassa)(巴)；「惡不善法」(pāpakā akusalā dhammā)(巴)。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35，n.5：「比丘！汝來守護諸根，……守護眼根」，巴利本 (M. vol. 3, p. 2)作：善來，比丘！你應為根門的防護者！以眼見色已，勿執取相，勿執取細相，若不為防護制御其眼根而住，則貪、憂、惡、諸不善法可能侵入；應專心於攝護其〔眼根〕，守護眼根，達成眼根防護！(按：下文依此類推) 《佛說數經》 (大正1，875b)作：「此比丘當守護根門，自護其意，護意念俱，自行精進。彼眼見色，當莫受想，莫受他想。謂增上因緣故，護眼根，無恥、貪、憂慼意，不在惡不善法，彼在中學，護於眼根。」


� 伸＝申【宋】【元】【明】【聖】＊。(大正1，652d，n.17)


� [>僧伽梨]～Saṁghāṭī.。(大正1，652d，n.18)


� 寤＝覺【宋】【元】【明】【聖】＊。(大正1，652d，n.19)


� 觀＝覺【聖】。(大正1，652d，n.20)


� 靜＝靖【宋】【元】【明】【聖】＊。(大正1，652d，n.21)


� 〔住〕－【宋】【元】【明】【聖】。(大正1，652d，n.22)


� 塚＝冢【聖】。(大正1，652d，n.23)


� 檀＝壇【宋】【元】【明】。(大正1，652d，n.24)


� 加＝跏【宋】【元】【明】【聖】。(大正1，652d，n.25)


� 《瑜伽師地論》卷30(大正30，450b1-10)：


何因緣故結跏趺坐？謂正觀見五因緣故：


一、由身攝斂速發輕安──如是威儀順生輕安最為勝故。


二、由此宴坐能經久時──如是威儀不極令身速疲倦故。


三、由此宴坐是不共法──如是威儀外道他論皆無有故。


四、由此宴坐形相端嚴──如是威儀令他見已極信敬故。


五、由此宴坐佛佛弟子共所開許──如是威儀一切賢聖同稱讚故。


正觀如是五種因緣，是故應當結跏趺坐。


� 《瑜伽師地論》卷30(大正30，450b10-14)：


「端身正願」者：


云何「端身」？謂策舉身，令其端直。


云何「正願」？謂令其心離諂、離詐，調柔、正直。


由策舉身令端直故，其心不為昏沈、睡眠之所纏擾。離諂詐故，其心不為外境散動之所纏擾。


� 及＝反【元】【明】。(大正1，652d，n.26)


� 《瑜伽師地論》卷30(大正30，450b15-18)：


「安住背念」者：


云何名為「安住背念」？謂：如理作意相應念，名為「背念」，棄背違逆一切黑品故；又緣定相為境念，名為「背念」，棄背除遣一切不定地所緣境故。


� 伺＝向【聖】。(大正1，652d，n.27)


� 調＝掉【元】【明】。(大正1，652d，n.28)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37，n.9：「慧羸」，巴利本作 Paññāya dubbalīkaraṇe(使慧羸弱者)。


� 關於修正法者行道或得或不得，可與《中阿含‧淨不動道經》卷18(大正1，543a9-b5)、《中阿含‧釋問經》卷33(大正1，637a6-18)相互參照。


� (有)＋不【聖】。(大正1，652d，n.29)


� 導＝道【聖】＊。(大正1，652d，n.30)


� (1)[>究竟涅槃]～Accantaniṭṭhā.。(大正1，652d，n.31)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37，n.12：「究竟涅槃」，巴利本作 Accantaniṭṭhā(究竟依止)。


� [諳>暗]＝闇【聖】＊。(大正1，652d，n.32)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37，n.14：「汝知王舍城處，諳彼道耶？」巴利本作 Kusalo tvaṃ Rājagaha-gāmissa maggassāti？(汝善知往王舍城之道路嗎？)


� 俠＝狹【元】【明】＊。(大正1，653d，n.1)


� 便捨＝更念【聖】。(大正1，653d，n.2)


� 彼＝使【聖】。(大正1，653d，n.3)


� (1)耶＝耳【宋】【元】【明】【聖】＊。(大正1，653d，n.4)］


(2)《大正藏》原作「耶」，今依《宋本》等改作「耳」。


� 健＝揵【宋】，＝徤【元】。(大正1，653d，n.5)


� 生＋(長)【宋】【元】【明】。(大正1，653d，n.6)


� 〔曲〕－【聖】。(大正1，653d，n.7)


� [利-禾+名]＝喀【宋】【聖】。(大正1，653d，n.8)


� 權養護＝擁護養【宋】【元】【明】，權＝擁【聖】。(大正1，653d，n.9)


� 諛＝諭【聖】＊。(大正1，653d，n.10)


� 「庶幾」一詞，於《中阿含經》餘經之異譯本，應為「布施」、「捨」之意。


如《中阿含.148經》卷36(大正1，660a24-25)：「…彼便失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失之。」《雜阿含.94經》卷4(大正2，25c12-13)：「…於如來所淨信．持戒．惠施．多聞．正見真直已，然後退失；於戒、聞、施、正見悉皆忘失。」


� 掉＝調【聖】。(大正1，653d，n.11)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41，n.9：「不廣修沙門」，巴利本作 sāmmaññe anapekhavanto(可能為anapckkhavanto 之誤)，其意為：於沙門法不欣求。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41，n.10：娑羅樹香(sarā-gandha)(巴)，取樹心所作成之香。又「娑羅」之巴利語為 sāra 指樹心，一般易與 sāla(娑羅樹)混同。


� 栴＝旃【聖】＊。(大正1，653d，n.12)


� 自＝身【聖】。(大正1，653d，n.13)


� 〔算數…竟〕九字－【明】。(大正1，653d，n.14)


� 〔二千…字〕八字－【宋】【元】【明】【聖】。(大正1，653d，n.15)


� 〔七千…字〕八字－【宋】【元】【明】【聖】。(大正1，653d，n.16)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53d，n.17)


� ＋(性空佛、海德佛、空王佛，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十七字【聖】，＋(光明皇后願文)【聖】。(大正1，653d，n.18)


� [原書註.1]拙作《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38-739)。


� [原書註.2]依玄奘的譯語。


� [原書註.3]《中阿含經》卷52《調御地經》(大正1，758a-b)。卷35《算數目犍連經》(大正1，652b)。


� [原書註.61]Ⅰ《中部》(五一)《迦尼達拉經》(南傳10，p.95-100)。又(七六)《薩尼達迦經》(南傳10，p.371-372)。


Ⅱ《中部》(三九)《馬邑大經》(南傳9，p.470-484)。


Ⅲ《中部》(五三)《有學經》(南傳10，p.109-114)。


Ⅳ《中部》(三八)《愛盡大經》(南傳9，p.464-469)。又(一一二)《六淨經》(南傳11下，p.13-18)。又《中阿含經》卷49(大正1，733a-734a)。


Ⅴ《中阿含經》卷35(大正1，652b-c)。


Ⅵ《中部》(一二五)《調御地經》(南傳11下，p.162-167)。


Ⅶ《中阿含經》卷13(大正1，508b)。


Ⅷ《中阿含經》卷19(大正1，552b-553c)。


� [原書註.61]《中部》(四)《駭怖經》(南傳9，p.32-35)。又(一九)《雙考經》(南傳9，p.211-214)。又(三六)《薩遮迦大經》(南傳9，p.431-434)。


� [原書註.7]《相應部》(四五)「道相應」(南傳16上，p.153-154)。《中部》(一四一)《諦分別經》(南傳11下，p.355)。


� [原書註.8]《雜阿含經》卷27(大正2，193a)。


� [原書註.9]《相應部》(四八)「根相應」(南傳16下，p.10)。《雜阿含經》卷26(大正2，183b、184a)。


� [原書註.10]《雜阿含經》卷26(大正2，185c、188a、188c)。《增支部》「五集」(南傳19，p.15-16)。


� [原書註.11]《相應部》(三六)「受相應」(南傳15，p.336-337)。


� 另見《中阿含.145經》卷36《瞿默目揵連經》(大正1，655c13-18)；《中阿含.146經》卷36《象跡喻經》(大正1，658a4-19)。


� [原書註.10]《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3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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